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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

衢州为什么这样美丽
黄亚洲

云台山怀古（四首）

赵文彩

我不敢说衢州的山水算得是浙江

最美的山水，尽管烂柯山的那盘棋局如

此神秘感人、江郎山的那群峰峦这般鬼

斧神工、钱江源的那道清流这等晶莹沁

人；但浙西这块翡翠般的土地上这些年

大量涌现“最美衢州人”，却是不争的事

实，在“最美中国人”的评选名单中衢州

人的比例之高令人吃惊，这么说，难道

真的是衢州的山水精魂在这里的万物

之灵中开出一朵又一朵花么？

我曾经在烂柯山的那张棋桌旁发

呆良久，斧子的瞬间腐烂让我领悟时间

的神奇；我游览江郎山时甚至在青苔

上滑了一跤，让我刻骨铭心地记住了

这座奇山的绿色；说实话，衢州千年苍

翠的山脉以及在这些山脉周遭居住千

年的百姓的淳朴，我是有很深感受的，

这是一片未遭污染的土地以及一群未

遭污染的心灵，但光是这样解释“最

美”的大量涌现又仿佛过于简单，千年

苍翠的山河在神州大地尚有不少，为

什么偏是衢州结出了这么多的硕果？

地理风貌与精神风貌之间，能划一个

直接的等号吗？

我曾因出版社之邀，编辑过反映杭

州“最美司机吴斌”的一部诗集，所以我

首先关注了衢州的那位“最美司机”。这

位四十四岁的衢州司机毛志浩在挡风

玻璃被前方车祸撞倒的路灯杆击穿、自

己惨遭脾脏破碎的情况下，不仅在巨大

的痛苦中坚持停稳公交车，保住了车上

二十六位乘客，还坚持下车参与救援对

面车道车祸中的伤者，这等勇举的背后，

是何等巨大的精神力量在给予支撑！

小学六年级学生翁进城哭泣着向

三位“最美教师”连磕三个头的一幕也

让我鼻子发酸：“如果没有陈霞、姜文、

江忠红三位老师的帮助，我和妈妈、弟

弟就去了另一个世界，我的爸爸也将因

此坠入痛苦的深渊，我一定要努力学

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三

位教师的感人事迹，是千方百计把翁家

母子从煤气中毒的昏迷中解救出来，她

们自认为平常，连连说这是教师的天

职，我却怎么也觉得不平常。

至于在水中力救与自己素不相识

的少年而牺牲的“最美爷爷占祖亿”、在

高速公路中果敢扑向泄漏事故的被公

安部授予烈士称号的“最美战士吴奇

龙”、救助危难路人而不事张扬的“最美

护士林小娟”、三次冲入火海救出两名

百姓而相继负伤的“最美警察高剑平、

姜方林”，这些与衢州山川并肩耸立的

壮丽风景，在仙人对弈的“烂柯棋局”

中，有没有占据着永恒的意义？

每一回读到“最美衢州人”的事迹，

都让我久久地踱步感慨。

莫非，真是如画的山水撑起了这些

如画的筋骨？

在这两者之间，我想，肯定还横跨着

一座精神意义上的桥梁。如果这座桥

梁是存在的，那么，耸立在衢州大地上

的那些精神的桥墩子，又是哪几个呢？

拜谒了“南孔”的衢州家庙之后，我

对在一千年前卷到

衢州大地的这个儒

教风暴眼，忽然有了一种新的感悟。

我以为，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精神

浸润之深，是怎么说也不过分的。在孔

氏家庙居于北方曲阜的年代里，南方的

衢州也已是儒风习习，耕读蔚为风气，

更不消说孔子第四十八代嫡长孙、衍圣

公孔端友在建炎二年举奉孔子夫妇楷

木像，率宗室成员一路南渡，成群结队

地赶来衢州了。那年，神色仓皇的宋高

宗赵构选定临安建都之后，一道圣旨

“赐家衢州”，从此，以“仁爱”为核心思

想的孔子学说就在这块苍翠的土地上

扎下了大本营，“东南阙里”，光耀四方。

这支正宗的孔门后裔扎根衢州所

产生的思想影响，无疑是相当大的。于

是，这块土地更加崇学。不仅“衢州州

学”自此与孔氏家庙合一，烂柯山的“梅

岩精舍”也广纳四方学士，办得红红火

火，赫然入列南宋十大书院榜单。炽烈

的崇学之风甚至带动了造纸行业与印

刷行业，衢江两岸成了书籍出产的“物

流集散地”，南宋刻书业的中心就在衢

州。我们也可以数一数由这块土地送

出去的进士，自宋至清，进士的人数竟

然达到了一千零十三人，令人咋舌。

而孔儒之学在浸润了士大夫群体

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向社会的方方面面

渗透，衢州的民风历朝历代受此感染，

烙印极深。据文献记载，衢州开化县的

民风有“好学习礼，士风日盛”之说，衢

州江山县的民风则是“民务本业，士知

向学”，而衢州常山县的民风有“士有贤

声，民无终讼”的美誉。看来，儒家的

“六德”：智、信、圣、仁、义、忠，与儒家的

“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对世世代

代的衢州百姓而言，已可说是“入耳入

心入脑”了。孔门的种种教诲，早已与

衢州的青山绿水紧紧缠绕长流不息了。

我这次来衢州，次日一早，便掸尽

旅尘，再访南孔家庙。孔子的七十五代

孙孔祥楷先生知道老友再访，专程赶

来，热心地为我们这一行人冲泡价格实

惠的碎叶“龙顶茶”，馈食物美价廉的自

制“虫草酥”，还赠送每人一册线装本

《论语》。这一次的老友相会，我激动地

写下一首小小的抒情诗：“请允许我在

胡柚的香气里走近孔子，请允许我穿过

茶园与竹林，跨入他的家庙。显然，如

此的背景并非是山东的曲阜，我这是在

浙江的衢州，登上了孔子那辆周游历史

的牛车。依稀记得，那辆牛车的南渡非

常从容，不像南逃的宋高宗那样仓皇；

它摸索着细细的钱塘江，一路上溯，在

圣旨‘钦此’的那个部位停了下来。于

是，孔端友，这位孔夫子的第四十八代

孙，下车，开始寻觅印有‘衢州’字样的

青砖，以建造江南的曲阜。”

我此行的同伴中有龙一先生，他写

过小说《潜伏》，这就让我迅速联想到儒

家血脉的“潜伏”：三衢大地的那些沟

渠、那些溪涧，两百万衢州百姓的毛细

血管，也许，一部默默的《论语》，已经悄

悄流淌了两千五百年！辞别时分，孔祥

楷，这位孔子的七十五代孙，赠我一部

线装《论语》。我一打开，就闻到了柚子

之香以及清茶之香、翠竹之香，于是我

顿时明白，这部线装书，已经是我们国

家地质构造的全记录——序，写于曲

阜；跋，作于衢州。

我觉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那

些“最美”部分，在衢州的山水间结出一

代又一代的“最美”精神之果，应该是合

乎常情的。而在我走访了衢州的几个

居民社区之后，似乎又寻得了衢州迭出

“最美”现象的另一个原因。

首先是这些社区普遍设立的“爱心

树”“爱心墙”吸引了我，仔细一看，树上

满挂的那些“心形”红色之果，原来都是

社会弱势群体寻求各种援助的“微心

愿”，而每天都有一批批的衢州人以及

来衢州游访的人，先后摘下这些“果

子”，成就一段爱心之缘。这一天，我也

顺手摘下一颗，因为这果子上写的愿望

是这样微弱，使得访者不能不摘，而且

摘得满眼含泪。

当日我夜不能寐，又写下一首小诗

《相遇爱心树》：“这是荷花街道‘义工

家园’的一棵爱心树，上面结的果子是

一些泪珠、一些呼唤，颜色是青涩的，

因为阳光还没有到。我摘下了一粒果

子，说的是一位孤寡老人需要一副专

业拐杖，于是我看见了两粒木质的眼

泪，或者是铁质的眼泪。我不能不认

领，我当时就觉得，不是他，而是我，需

要这副拐杖，我比他更瘸。在这个世

界上行走，我的天空早已歪斜，土地知

道我的跌跌撞撞与心怀叵测；而且，我

明白，我今天捐出的拐杖，只够维持我

走稳一小步。我多么盼望，我人生的

沿途，还会有很多的爱心树，这些树上

的果子，很可能就是我活下去的理由；

我余下的日子，需要保持青涩，以及泪

水的单纯。”

我在这首诗里提及的“义工家园”，

也是衢州各区、县、街道、社区都普遍推

广的，衢州的“义工”人数众多，惠及群

众生活需求的各个方面，无论有什么需

要，哪怕偏远山区的小村子想看一场

戏，城里的义工们也会带上琴瑟锣鼓把

热闹送过去。

我想说的是，能把“爱心”和“善举”

铺展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这么持久、

这么受人欢迎，有关推广精神文明的职

能部门是下了大功夫的，那些“最美”种

子的发芽就是与他们日复一日的辛勤

浇灌分不开的，他们总是在动脑筋，想

尽办法将爱心在三衢大地更大限度地

释放，而且他们坚持把脑筋动在“长效”

上，动在“机制”上，比如普遍建立“民情

档案”、开设名为“通衢”的“政民对话网

络平台”、开设“绿色文化广场”与“康乐

广场”以及建立“留守儿童俱乐部”等，

这就不是花架子而是真功夫了。而且

我还觉得，他们提炼的“诚信、责任、仁

爱、奉献”这一衢州人的价值观很不错，

这四个互相映衬的词汇一点也不比那

些“开拓、进取、拼搏、敢闯”的猛词逊

色，我总是想，比起当下那些刺鼻呛人

的“开拓”，我们敦厚而纯净的绿色该是

多么的可贵。我这里说的绿色，当然包

括精神环境。

为什么衢州这样美丽，自此，谜底

的脉络是逐步清晰了。只是，这个谜底

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这样值得我们回

味。现在有了“衢州样本”这个提法，也

有“衢州经验”的总结，总之，说明了大

家还是喜欢在“最美衢州”这个谜面前

指指画画，舍不得离去。

辞别衢州那天，随着车轮的铿锵之

声，耸立着青翠的烂柯山与江郎山的三

衢大地在我身后渐渐退去，我心里便

想，但愿我的前方，我所到之处的任何

地方，都能有美丽来含笑迎接。

当然，你也知道，我说的这个美丽，

并非光指山川。

茱萸峰

曩有摩诘登此峰，

佳节九九念亲朋。

而今又遇重阳日，

老受尊崇法令行。

子房湖

蛟龙曾卧小湖中，

只待雄风展翅腾。

终得助刘成大业，

英杰一代史传名。

念竹林七贤

竹林未见影，

七贤何处寻？

嗜酒非无志，

诗中可见魂。

点将台与试剑石

剑劈石迸裂，

峡谷点雄兵。

一统江山志，

唐王唱大风。

“土豪”定亲（漫画） 罗 琪 绘

一年四季中，令我伤感最重的是

秋叶秋风的季节。在万山摇动、枫叶

凋零的秋天，我便觉得凄凉，忧郁的

心便随着林间的残阳，向记忆的深处

眺望。

绍海，是我念师范时的同学。他

是去年深秋时节因突发脑溢血而英

年早逝的。绍海胖乎乎的，圆圆的脸

蛋，皮肤白皙，一笑，双颊便露出浅浅

的酒窝，双眼眯成一条缝。所以，在

学校时，大家都称他为“小姑娘”。

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

在我师范刚毕业的秋天。我突然接

到绍海的一封信。当我急着拆开时，

信封中既没有信笺，也没有文字，只

有一片浅红色的枫叶。当时，我很纳

闷，而转瞬间在我的心灵深处便涌起

一缕忧伤和对学生时代的怀念。这

枫叶不正如绍海那白皙的脸庞，临着

秋风登上山顶，为我采摘枫叶的景致

吗？有什么文字，还能够表达我们在

校时的同窗情谊，又怎能代表我们那

个火红的时代呢？

记得是在九十年代初的一天。

绍海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舅舅年老

且多病，而住的房子已破旧不堪。电

话中，绍海恳切求助，生怕我这个“升

了官”的老同学不予帮忙。我被绍海

的真诚所打动，于是，我调动了县里

的民政部门，先后给他舅舅拨建房款

三千元，后来，听说绍海自己也掏出

五千元，并东挪西借，总算给他的舅

舅建起了三间砖瓦房。

人们说，娘亲舅大。然而，在现

实生活中，有人只认钱，甚至连亲爹

亲娘都不认；而绍海，能够做到四处

求助，并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拿出五

千元，给舅舅建了新房子，这不正是

亲情和世间真情的体现吗？

绍海求我帮忙的事，对我来说确

实是件小事，而对他来说却情怀难

忘。那年春节前，我收到一件邮包，

从邮寄的地址上，我便看出是绍海

寄来的。我打开包裹，里面只有半

斤红蘑和半斤山木耳，同时还夹着

一封短信：“你没有忘记这个偏远山

区的老同学”，并很诚意地邀我，有

机会到他家共喝“小死酒”！我在城

里，山珍海味吃过，礼品我也收过，

而唯独对绍海的这份真情，至今让

我难以忘怀！

后来，绍海的一位亲属得了重

病。那是在盛夏的一天，绍海突然给

我打了个电话，说给亲属买了一种

“活性药”，在盛夏需要冰镇着带回百

里路以外的亲属家。坐大客车恐怕

来不及，因此，求我能否给他借台轿

车送一下。当时，他一口气说了个大

概，显得十万火急的样子。其实，我

也听懂了他刻不容缓的心情。然而，

这件事可难坏了我，不借吧，恐伤了

同学的感情。借吧，这百多里路，出

了问题，我又如何交代呢？

绍海在电话中听出了我的难处，

便坐客车返程了。这件事，成了我的

心病，打那以后，想起来心里就不得

劲儿。而绍海却从不提起那件事。

可越是这样，我的心灵越是备受谴

责。假如药能挽救一条生命，而因为

我耽误了时间，从而失掉了一条生

命，我该如何交代呢？

在送葬的头天晚上，绍海的同学

几乎都到了，大多数是从百里以外赶

来的。绍海的妻子已哭得不行，喉咙

沙哑。她捧着头几天刚刚拍的“全家

福”，指给我们大家看。绍海还是那

样纯稚，笑得那样开心，这是一个多

么幸福的家庭啊！可我的心灵却生

了一场重病，我通过绍海的弟弟打听

到，那次冰镇的药，由于途中冰块融

化，“活性药”便难以存活，所以他的

父亲没有抢救过来！原来是他的亲

生父亲！

秋天来了，我站在峰巅，凝望被

秋风吹落的枫叶，内心感到一丝凄凉

和忧伤。然而，在那万山凋零的枫叶

中，让我看到一片翩翩飞舞的枫叶，

那片枫叶宛如淡红的脸颊，也如被秋

风吹红的手掌，这手掌正向我挥动，

脸颊正向我投

来纯稚的笑！

名家新作

小时候总是盼着长大，觉得时间

如蜗牛爬行般缓慢，待年过半百，又觉

得真如俗语所说：光阴似箭，日月如

梭。转眼，便过了花甲之年。

“最近吃啥药呢？”

“‘三高’不？”

“健身吧，哥们儿姐们儿，机器该

大修啦！”

……

每每老友们相聚，大多离不开类

似话题。像年轻时那样胡吃海喝、海

阔天空地满足口腹之欲的状况已是明

日黄花！

一次与朋友们聚会。闲聊中，画

家邵飞说：“如今上了年岁的人，很注

重‘三老’。”何谓“三老”？只听她说：

“一是老伴，二是老宅，三是老钱。老

伴就不消说了；老宅呢，就是你的老

窝，你名下的房子；老钱也很明白，就

是养老钱呗。人如果没这三老，晚年

一定很没成就感。你想呀，忙活了一

辈子，纯粹一个要啥没啥！”

众人当然交口称赞，没错，就是这

样。

我却顺口来了一句：“应该再加一

条：老友。这样，人生‘四老’就没啥缺

憾了。”

众人同样交口称赞。

似乎为了更能说明加上“老友”

的理由，我信马由缰地扯了起来：“有

老伴，是必需的社会细胞组成，天然

合理。老钱、老宅，这也是安度晚年

的定心丸，也是打拼了一生的财富积

累，是成功的标志。但一个人活了一

辈子，若没个老友，光围着老伴，数着

老钱，见天在老宅子里转弯子，意思

大吗？但有老友就不一般了。你可

以跟老友一起聚会，喝酒聊天，‘一壶

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

中’。与这样的老友一起结伴出游，

纵情山水、浪迹八方，该是人生何等

的享受呀。”

我这大约算是抛砖引玉，接下来，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道：

“老了老了，若连一个老友都没

有，活得够独的。”

“其实老友也是人生成功与否的

标志啊。你想，若真是一个老友都没

有，说明你这个人很差劲很失败。”

突然作家甄城出了个题目：

“你在报上刊登一则广告：一百万

元征个知己！你说会出现啥场面？”

“哦，应者如云！”

“大姑娘小媳妇、夹生小子、成年

的棒槌、老头儿、少妇……五花八门，

保证都应允是你来世续求的知己！”

“个个都能把自己最光鲜亮丽的

一面如孔雀开屏般展示！”

“但能成知己吗？”

人人摇头苦笑。

“这就体现出老友的价值了。那

不是钱能买来的。”

老友是啥意思？鲁迅有言：“人生

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同怀视之。”此

言足以说明，老友的精神分量。一个

人若到老都是孤家寡人，那他一定活

在精神炼狱之中。

记得是在某天开会间歇时，正与

朋友聊天，忽见一领导与一位老者出

现在我面前，说：“老甘，这位老先生

要找家敬老院，你不是走访过几家敬

老院吗？给他介绍介绍。”那长者约有

七十五六岁，生就一副睿智、慈祥的面

貌。面对他那一脸谦逊着洗耳恭听的

样子，我问：“您有老伴吗？”“过世了。”

“有老宅子吗？”“这倒有。”“退休工资

也不少吧？”他点点头，说自己在职时

任高级工程师。“老友多吗？”他笑了，

说，老友不少，但都七老八十了，腿脚

不便了，往来也不多了。现正受老友

们委托，找家好点的敬老院，凑一堆儿

去进驻……

记得我告诉他：那您就别去敬老

院了。还是在家养老更有成就感，因

此心境也会更好一些。看他一脸困

惑，我介绍道，我是去了几家很不错

的敬老院，从公立的到私营的，总之

在那里看到的老人们精神状态不是

时 下 宣 传 的 那 样 —— 很 是 滋 润 满

足。如果深聊的话，就会发现，他们

心中隐约埋藏着很深的伤感——拼

了一辈子，老了老了，成了子女的累

赘了，“老而不死便为贼”呀，别碍眼

啦，把老宅、老钱都给了子女，让他们

乐颠颠地过日子吧，自个儿找个地方

混吃等死去吧！而且是那么多老人

堆在一起，你想想那个

气场！说得难听点，那

不是“活坟”嘛！周六周

日，有那么几家老人的

子女来看望了，没人来

探视的老头儿老太太，

该有多黏稠的失落感！

再就是今天这个患病，

明天那个住院，后天又

是 救 护 车 鸣 着 呼 啸 而

来，要不就是火葬场的

车进进出出……嘿，啥

滋味呀！我说，“七十不

留饭，八十不留宿”乃属

老话，您看在公园里晨

练的老人，七老八十还

精神着呢！迈开步子走

出家门，拉上几个老友，

结交几个新的朋友，创造一个新的、

适合自己岁数的鲜活的生活圈子，

保准比在敬老院强百倍！

不想这一番话，让他连连说：“茅

塞顿开、茅塞顿开！”跟我要了联系

方式，说他回去就联系老友，打消混

吃等死的念头，以进取的方式开拓老

年人生。

不久，我接到老先生电话，让我

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我去了。果然

见到一帮活蹦乱跳的银发男女，爽

朗地开怀大笑、妙语连珠地争抢着

话锋，那个气场分明如明媚的五月

天，天是瓦蓝瓦蓝的，笑是爽爽朗朗

的，让我觉得满耳朵眼里灌满了枣

花蜂蜜，让我全身神经都浸在香甜

之中。我觉得自己的脸也如成熟的

葵花般迎着蜜蜂开放了，美美地随

着 他 们 的 欢 乐

而忘情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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